
        
            
                
            
        

    
3P时代

 

我第一次手淫是在读国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时侯我一边想象着拉斐尔一边玩弄自己的分身，当白色的浊夜从身体里喷泻出来的时候，虽然没有什么罪恶感，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变脏了，那时侯的我已经和之前的我不一样了。

“男生怎么可以想着男生手淫呢？不合理。”第二天临班的小迦听了我的经验之后，奇怪地问。当时我们才开设生理课，小迦好不容易弄明白了小孩是从妈妈的下体而非肚佶出生，一下子听到比女人的身体还神秘的事，他说脑袋里好象被忽然塞进一团棉花。

“我想，拉斐尔的肉体之于我，应该不是男性的肉体吧？”我说：“手淫时我只看到他身体的白色，散发着他笔下圣母恬静的光——本来应该是意淫，但是通过我的一时冲动，我把拉斐尔的影子变成芳香四溢的真实肉体，这时我的行为才是手淫，对象不是男人，而是拉斐尔的意志。”

“我不明白。”小迦揪着自己的头发，望向窗外：有人跑完四百米一屁股坐在草地上。被他的肉体压碎的青草混合着泥土的气息，这种气息是否就是性的味道呢？小迦迷惑不已，我也感到有趣，开始试着站在他的立场上思考，从而，结束了我与别人之间第一次关于性的谈论。

 

之后的十年我一直没有情人，有欲望时我就一边读三岛由纪夫的小说一边自慰。有一次，我自慰的场面被室友撞见，他大为吃惊，而我则不慌不忙地把《春雪》里关于聪子的描写指给他，他看了之后点点头，觉得出于这个描写给人的美感使我宁愿自慰也不愿意去找其他女人是情有可原的，从此以后宿舍里都以为我不交女朋友是因为眼光太高：而实际上，我真正的欲望对象是清显那样的人。

 

大学毕业以后，考虑再三，我决定做一个作家。对一个不适应群体生活的人来说，作一个变态低级的三流作家是最好的选择。我的第一篇小说的男主角是个毫无节操的双性恋者，5页一口交，10页一床戏，到最后他至少让20个人感染了AIDS。我以为这本小说至少能受到未成年人的欢迎，但是连载以来一直反响平平，原因是床戏缺乏刺激感。我的经纪人为此建议我去看AV电影，但那不比茨威格的戏剧崇拜更能让我勃起。于是，为了下一本小说的热卖，我面前只剩下亲自去体验这条路。

 

过完24岁生日以后，经纪人把瑞里带到我的房间。经纪人知道我的喜好，瑞里是清显那样的少年，从修长的身体到魅惑的脸。经纪人在这件事里几乎是皮条客的角色，介绍瑞里以后，她便识相地走了，剩下我和瑞里两相对视。

“你要喝水吗？冰茶还是咖啡？”当时我问。那是我第一次和别人做爱，尽管在瑞里之前我就知道性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还是无法直接把瑞里放在床上，瑞里不是我笔下的人物，不是男妓。

瑞里用猫一般懒散的目光看着我，上下游走于我的身体，他的目光所到之处的我的肌肤，都立刻裸露在空气里，燃烧起来。

“不用了。”瑞里慢慢靠近我，把我压倒在沙发上，他的唇软软地滑过我的眼睛和鼻梁，盖到我的唇上，他的舌头滑溜溜地进入我口中，与我的舌缓缓而又有力地交缠，直到透明的液体顺着我的 嘴角流到抓着我的下巴的瑞里的手指上。

“唔……唔……”只是一个吻，就让我的声音充满欲望。

瑞里拭去液体，微笑了。我的气息越是淫靡瑞里的脸就越显清澈。他用牙咬着我发烫的脖子，力度正好，轻微

的痛感和快感混合起来更加刺激我的感官。他很快退去我的衬衫，指甲沿着我的胸膛划到腹部，留下一条淡淡的白色痕迹。之后，他抓着我的分身，灵巧地把玩，缠绕。——这种事我自己也做过，但别人的手指就是不一样。

“啊……”我本能地抱住瑞里，抚上他胸前的蓓蕾，那还不够，我感到口赶舌燥，一转身，把瑞里从沙发压到地上，脸埋进他衣服的皱纹里，搜索他身体里惊涛骇浪的地点。我的一致全都集中在分身处，我忘记了应该先用手指，直接把自己的分身挤进他狭窄的小穴。

“呀~~”瑞里发出一声痛呼，他的私处意外地很干燥，紧紧地夹着我的分身，一瞬间，我的脑子轰地一声炸裂开来：拉斐尔的意志，提香的色彩，梵高的感情在我身体深出不断地搅混，形成了原始的渴望。

“好痛……”瑞里的眼里蒙上一层雾气，刚开始的居高临下感消失了，现在他也在渴求我：“快动……不要停……”

于是我抓着瑞里的脚，不断挺进，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深入，再深入！”那一刻无论怎样都不满足，我把自己全部压到瑞里身上，舌头也不给他喘息机会。这就是性的快感吗？这种快感是永无止境的吗？

当我在瑞里的身体里宣泄一次以后，我准备停止，但瑞里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腰间，说：“继续……在深入……”

我瞄向瑞里的私处，他那发红的大腿根部上流动着我的白色体液，有说不出的艳丽，我的情欲再次被挑起。但这次我是主导者，我不再急于进入和抽动，而是缓缓地观察着，探索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盖上我的印记。

“快……进来……”这一次，瑞里抓着我的分身推进自己的小穴，啊，我感觉到了，他的私处其实是一条狭窄的死胡同，我的分身要求的正是胡同深处的那片墙壁。

性，原来就是进入，夹紧，抽动，达触和宣泄？我这样想到，又泄了一次。

那一晚我们一共有三次高潮，当时的情景分毫不差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把过程和感觉如实地记录下来，放在小说的开头，竟然在第一次连载时就有了一些支持者。而我对于性爱的学习能力让瑞里吃惊，和我在一起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不久后，他便搬来与我同住。

 

PS：下一章有SM和3P哦！请各位大人一定要支持偶写下去哦！

 

现在我已经27岁，在业界小有名气，我的读者从13岁到60岁一应俱全：这是因为我把多余的时间都花在和瑞里还有其他人做爱的事上。我已熟悉男人和女人的身体，能在第一次做爱时就准确地找出他们的敏感带。——我本来可以更有名，但是我排斥SM，带有伤害性的性爱和强暴无异，因此我描写不出真实，宁愿不写。

 

我仍然喜欢拉斐尔，但现在更喜欢曼德尼，他的基督从身体深处透出苹果的甜气。看到基督的一瞬间，我的脸上净是恋爱的狂喜，瑞里为此吃了醋，竟然3天没有到我床上来。

 

27岁生日时，我在瑞士的旅馆定了一套房间，和瑞里在里面呆了整整一天。绝对静噫的时间里，只有我们野兽般的喘息。我们重温了以前做爱时用的所有方法，对于做爱这项运动，我终于感觉到一些倦意。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瑞里，他听后很久都一言不发。后来，他忽然抓住我的手，狠狠地把唇贴上来。

“你已经厌倦我了吗？”

“不是的，我只是对做爱的感觉有些麻木了。”

瑞里什么都没有说，把我按倒，牙齿用力地咬我的左胸，那也是我的敏感带。

“瑞里，我现在不想做！”我拒绝道。

瑞里解下浴袍的带子，将我的双手绑在床头。瑞里是有些力气的，当然我还是可以很轻易地推开他。但是一来我不喜欢拒绝别人，我的反应也稍嫌迟缓，竟然就被瑞里压制住了。

“瑞里！”

瑞里捂住我的嘴，用力的揪我的分身：“你说你不想做？由得了你吗？”

“唔……瑞里……别这样……”

“我要惩罚你。”瑞里下床翻出白布条，缠在我的分身上，“我想做就好了”说完，他低下头含住我的分身：“你只要满足我就好了。”

瑞里平时不喜欢口交，我也不是不做口交就不能勃起，瑞里这样含住我还是第一次。瞬间我的全身血液凝固了，所有的细胞都在燃烧，分身想要涨大，但紧缠的布条限定了空间，我那想要冲破禁锢的分身痛苦不已。

“啊……啊……瑞里……”

“不让你泄……没有我你就满足不了！”瑞里的声音里带着哭腔，他的手粗暴地抚弄我的身体，我好难受，我的分身疯狂地想要在瑞里的私处膨胀，抽动。

“啊~~~~”

我想我的脸上一定荡漾着难奈的春情，我的声音是这样无力，瑞里被这个声音吸引了，他抬头掀起我额前的头发，我朦朦胧胧的目光和他相遇，他吻上我，让我的分身进入他的小穴。

我的分身就这样在他身体里不能动的感觉更难受“瑞里……瑞里……”我向他发出说不出口的恳求。

“不行！”瑞里的舌在我的口腔里探索，他自行动了起来，毫不配合我的频率：“如果我能做一号，我早就强暴你至少一千次了……”

“你说你不想做，让我怎么办？我的身体已经离不开你了……”

“……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酷刑持续了5分钟，那5分钟比一生还要漫长，我的全身都在发痒，仿佛有一万只蚂蚁啃咬着我，我以为我会在空虚的渴求里化为虚无，但肉体还是真实存在——我快要疯掉了。

完事后瑞里解开布条，我的体液一下子喷出来，已经不是纯白色。我又感到不洁，那是以前自慰时的感觉，轻微的性专有的不洁。

 

“你强暴了我。”我背对瑞里，让他知道我在生气。

“是你在我的身体里动吧？怎能算是强暴？”

“但是你的确强暴了我。”

“……对不起。”

“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要不要试试3P？”瑞里轻轻地说：“也许你会觉得新鲜。”

“随你高兴吧。”我以为瑞里是在开玩笑，他比我更讨厌变态的性交方式，我径自走进浴室。

 

那件事以后，我和瑞里都再无游玩的兴致，连日内瓦都没去，两天后便回国了。之后，倦意像潮湿的空气，又像绵绵的河水把我包围，挥之不去。我以写书的理由拒绝和瑞里做爱，他的眼神渐渐阴沉起来。我的心里生出歉意。但是，没有办法，由性而生的事只能用性来解决。无论如何我现在就是没有“性”趣。

礼拜六，我到出版社交了第十本小说的原稿，到附近的咖啡馆坐了一小时。我想应该和瑞里说清楚我对性的态度：尽管那是我单方面的厌倦了进而准备抛弃瑞里，不过怎样都无所谓。我不过是从一个无道德的同性恋变成无道德的人而已。

晚上7点钟左右，我推开了公寓的门，听到熟悉的声音。一时间，我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但在我面前的圣.赛巴斯蒂昂那那俊美又有力的身体吸引住我的饿视线，让我不能移开眼睛。

那是我看过的最美的肉体，它像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每一块骨骼上都覆盖着一曾匀称的肌肉；但它有不像大卫那样只是一个象征，冷漠而无情——当他从雷尼笔下走出的时候，它洋溢出对与死亡的快感感觉到的喜悦。那肉体不断扭动，消耗着它主人的青春，但他的主人却因此更表现出青春的力感。

“啊……”肉体下的声音是瑞里的。我以前为什么不知道呢？那刻意压着喉咙，从鼻子里挤出的声音，也是催淫剂的一种。

从此我除了工作之外只知道性，我不明白自己为何回落到如此地步：为快感而生的3P性质固然单纯，但伴随着性产生的由社会规范所制定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却令我每次事后想起都头痛不已。尽管如此，每当夜晚来临，我们三人重复着同一运动时，灼热的空气和将自己完全暴露在别人面前的微微羞耻感都使我的情欲如潮水，一发不可收拾。

某日读到坎宁安的小说《A hom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感悟甚多：克莱尔，乔纳森，勃比这三个两两相爱的男女的关系和我，瑞里和雷的关系有些相似之处，但是性关系的纯洁是使他们的“天涯之家”毁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被六，七十年代的道德观束缚了，毕竟没有跨过道德的底线，因此他们不能无所畏惧。而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三个全无道德感的人就强得多。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三人的关系因为没有必要的感情作为纽带而更加易于破裂：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所以只要一人有离开的念头或是一具身体出现生理上的不适应，我们的关系便会立刻不复存在。我很喜欢这种危险的感觉。

不过我的公寓毕竟不是克莱尔他们的hom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至少雷和勃比的形象完全不符合。不久之后我就明白了这一点。

 

周四下午我从咖啡屋回到公寓时，雷居然正从冰箱里拿出啤酒。

“雷？”我对此感到意外，虽然平时只在晚上见面，但是同居这段时间里我至少知道了雷是市立大学里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下班时间是下午六点。

雷冲着我微笑，扬起手中的啤酒：“今天想休息，所以请求以前的同学代为工作。”

“是吗？”

“主要是因为我想和你独处。”

然后雷来到我身边，坐下。我多少觉得有点尴尬，这是雷和我们同居以来第一次面对面地说话，一直以来我和瑞里需要的只是雷的身体。

“在认识你以前，我就读过你的小说，”雷说：“第一次读的时候我以为你性格上有缺陷。”

“恩，为什么？”我问道，已经对雷的话题产生了兴趣。

“你的小说里只有性，但缺乏性的暴力。我认为所谓官能小说，性的暴力是必不可缺的。”

我无法做答，雷说得很对，我最近也隐隐约约发现到自己的缺点，我连伤害自己的勇气都没有，怎么能去伤害别人？即使是在小说里。

”然后，我成了你的小说的忠实读者，”雷喝了一口啤酒，继续说道：“因为你的小说是纯粹的性，不掺带任何杂质，甚至就像学者的报告书。后来见到你，你的形象几乎和我想象的完全相同，我很惊讶。”

我微微一笑。

“但是我最近有些烦恼，关键是你对3P的态度。”

“你应该看到我做爱时的反应。”

“但是快感产生时心理即使不愿意身体也无法抗拒，不是吗？”

 

“没这回事，你不用想太多，”我回答道，面对拥有成熟的外表的雷，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分不清他和瑞里之间谁是小孩，或者三个人都是不成熟的产物？

“那么，雷，你对3P又是什么态度呢？”

雷沉默了片刻，坦率地回答：“我没有试过两个人的做爱。”

我又吃了一惊，雷投来不经意地一记目光。

 

这一部分仍然是感情戏（555~~为什么偶的感情戏这么烂？）其中雷的话就是这篇文的一个观点，偶很想准确地把它表达出来，但是敲着键盘的时候头好昏，完全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否合逻辑，55555，哭~~~~

********************************************************************************

然后雷开始了他的叙述。

那是一个和我完全不同的开始：以前，我从油画和书籍的静态美中抽离出自己的精神，那欲望近乎变态，但是雷的冲动却是活生生的。雷和高中的同学一起看AV录象时产生了性冲动，在任何人眼中都是可以理解的事。——虽然雷后来变成了3P主义者。

至于雷的第一次MADE LOVE，还有一段奇遇，这个奇遇和村上春树在《斯普特尼克恋人》里的叙述差不多。雷年大学的时候，遇上了人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艳遇，只不过成熟而孤独的妇人不是一位而是一对。雷在和她们做爱的时候，想起了第一次看AV录象时，和同学们一起在房间里射精的事——肉块的颜色，呼吸的流动，视线的若隐若现，羞耻却又无法抑制欲望这些事都一直在雷的脑海中存在着，并非已经抛弃，事隔多年后，这些记忆通过这次奇特的艳遇又浮出了水面。

从此雷就一直同时和两个人做爱。作为一个作者，即使是听别人说过往经历的机遇也是难得的，于是我问他是否想过改变，他回答：“一直觉得3P比较好，若是突然改变，也许会觉得痛苦，还是顺从着自己的欲望比较好。”

做了这样的回答没，我没有再追问下去的理由，但是面对自己不清楚的事，有些话势必要问，所以当我问出“那么你完全没有因为性癖痛苦的时候吗？”时，我窘态毕露，第一次觉得自己应该去做三流的狗仔队。

好在雷温柔而又认真的回答了我的问题。雷喝掉第二罐啤酒，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词汇（其实他的叙述已经非常生动了），从被我们这个时代熟知的大江健三郎说起。

“在第一次射精以前，我的性启蒙读物是大江健三郎的书，但是他书里对性的描写就如对当时整个社会对待性的态度——他们不是把性当成正常的生理现象，而是将它变成一个象征，上升到一个可笑的高度。因此我读大江键三郎的书总是读得模模糊糊，我怎样也不明白《性的人》里所说的‘政治家们看穿着青蛙装，只露出生殖器的舞女们跳舞不是为了变态的性欲，而是想看羞耻本身’。射精以后，我又读了一次《性的人》，想象自己是舞女，将自己的神秘部位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任灼热的视线将其融化；或是想象自己是政治家，同他人一起分享只应一个人了解的神秘……无论如何，我都看到自己的分身勃起了，于是日后我慢慢地明白：精神是一回事，性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精神是感性，性是理性，性无论如何也不能代表精神，就是如此。——所以我对3P的态度就是，3P是性的一种，不代表个人的精神。”

一瞬间，我用近乎崇拜的目光看着雷，几乎想将这段话原封不动地搬进自己的小说里。

“但是，”雷继续说道：“精神与性的关系很难说，在我的理念里，性是让自己快乐的行为，为了性固守一个举动毫无意义，我想我是到了改变的时候。”

“你的意思是？”

“我想试着只和你一个人做爱，这样也许会让我觉得得到了完整。”

我条件反射地朝离雷远一点的方向坐去，真是丢脸，每当有人向我求爱（不过次数很少），我就会做出这种反应，其实当时我还来不及思考。

但是雷没有给我过多思考的机会，他迅速抓住我的手，只是象征性地问了一下“现在可以吗？”就迅速地堵住我的唇。硬硬的嘴唇和瑞里的触感完全不同，之后我还来不及喘气，他的舌头已经伸进我的嘴唇中探索起来。

接下来的事和我以前对瑞里做的差不多，我觉得有些不协调，而雷的行为也太急进，仿佛焦躁着什么。他太看重第一次的转变，而我，在力的攻击下也明白一件事：我害怕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

“雷，放开我！”我用尽全身力气想推开雷，雷如同换了个人似的，以前3P时的温柔感不复存在。他无视我的抗议，几近粗暴地脱去我的衬衣,用力吮吸着我的胸膛。

“雷，好痛！”我始终挣扎着：“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冲动强暴我!\"

听到强暴这个词雷停了下来，我趁机推开他，跑了出去。

 

我在街上没头没脑地流浪着，心情混乱至极。我无数次设想过我们关系的结尾，却想不到竟然是这样。毕竟，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没有爱情的基础上。现在雷对我有了复杂莫名的感情，我应该怎样处理？

爱情，太复杂了。我只是想要快感而已。

 

尝到因自己的放纵而生的苦果后，故事接近尾声。最后，我遇到了小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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